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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传奇
聪本的心思

万连副从土司官寨出来，走在街上，一

路想着怎样才能把这一张字条送到班辕的

泽仁或刘家驹手中。女土司说得对，自己是

不能去的，雍错也不能去，要让雍错另外找

一个人送去。可这个人，谁最可靠呢？说起

来，一张简单的字条，真要找一个靠得住的

人送出去，还不好找。只有回去同雍错商量。

这样想着，一路走去，险些与一个人撞

个满怀。

“这不是万连副吗？”那人站住说。

万连副抬头一看，是聪本贡布，忙拱手

说：“大聪本，真不好意思。你看我们这些当

兵的，鲁莽惯了，撞了你。”

自打女土司被软禁，贡布就常与二十四

军的一些军官来往。当兵的缺的是钱，贡布

有的是钱，与这些连排长一拍即合，与万连

副也是早就熟悉。贡布说：“看你，万连副，你

也太客气了。我们藏族有句话说，牦牛跟藏

獒是朋友，因为牛群要靠藏獒来保护。我们

做生意的，时时处处都要靠你们这些军人照

看哟。要是没有你们，世道不安宁，我们做宗

本的也没有好日子过啊。再说，我贡布还有

许多事要求着你万连副帮忙呢。”

万连副说：“说到哪里去了？贡布聪本只

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万某人一定效力。”

“我贡布要仰仗万连副的地方多着呢！

这样，好久没有在一起喝过酒了，你们也

忙，不容易碰到一块。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我们到那边酒店里喝两杯。早该给万连副

办一个招待了，就是没机会。走吧。”

万连副想到身上的信还没有着落，无心

与贡布去喝酒，对贡布说：“不好意思，贡布

聪本，我今天还有一点事，改日吧，改日吧。”

贡布心里想，一向“飞起吃人”的万连

副，怎么会一下子客气起来，就拉住万连副

说：“不要客气，今天一定要去。”

万连副不好过多推辞，只好勉强同贡布

一起走进了一家本地有名的餐馆。两人坐

下，叫了酥油茶，贡布又叫了酒，伙计一并拿

上来。贡布把两个杯子斟满，举起酒杯先就

敬了万连副一杯，万连副又回敬了贡布一

杯。两杯酒下肚，二人就天南海北扯了起来。

贡布问万连副是什么地方人。

“四川简阳，老家还是湖北麻城，湖广

填四川时迁过来的。”

贡布笑了，说：“我看你们二十四军里，

好多都是湖广填四川的。”

“是啊。老话说，明朝末年有一个叫张

献忠的，快把四川人都杀光了。四川没了

人，到了清朝手里，就把湖广人迁来填四

川。那时都不愿来，据说不用绳子绑不来，

胳膊上都勒起了绳子印。看一个人的祖宗

是不是湖广填四川的，就看他们胳膊上有

没有绳子印，有绳子印的就是。”

贡布笑了，问：“这么多代了，还能看出

绳子印吗？”

“当然能。我胳膊上就有这个印子，那

些湖广填四川的也都有。”

贡布说：“还真有点怪啊。”

“其实也不怪，这是遗传。比如我们中

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睛，西洋人多是黄头

发蓝眼睛。”

贡布点点头说：“也是也是。过去我们

没有多大来往，还不知道万连副讲起话来

这么有意思。”

万连副说：“一回生二回熟嘛。常言说得

好，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走江湖的人，喜欢

的就是一个交朋友，讲的就是一个义气。”

“万连副将来是想回四川老家，还是就

在这里常住下去？”贡布问。

“前途茫茫，江湖是家。吃粮当兵，这是

没办法的事呀。再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有千年的兵营，没有一辈子的将军啊。‘男

儿拔剑离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没有钱

没有势，不好回家啊。苏秦头一回出门，说

秦不成，回到家里连婆娘都不理他啊。”

贡布不知道万连副讲的苏秦是怎么一回

事，这些事也许连那个汤姆神父也不知道。不

过他理解万连副话里的意思，他说：“想不到你

这样有豪气的连副，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不过转念一想，也好。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落得快活自在。”

贡布说：“我是一个做生意的，钱是不

成问题，这一点你也知道。我们交个知心朋

友，以后大家有什么难处，也好照应一下。”

万连副拱拱手说：“难得聪本看重。将

来有什么用得着万连副的地方，你尽管开

口就是。”

贡布抽出两支烟，递给万连副一支，掏

出打火机先给万连副点着。

万连副说：“这打火机还挺漂亮的啊。”

“英国货。如果你喜欢，就拿去吧。”贡

布说完，把打火机扔了过来。

万连副接过打火机，看了看说：“洋货

是不一样。夺人所爱，实在不好意思，还是

还你吧。”

“你知道我是做生意的，不缺这些东

西。送你。”贡布把打火机推回去说。

万连副掂掂打火机说：“贡布先生爽

快，我也就不客气了。”

两人又喝了一阵酒，万连副还真来了豪

气，对贡布说：“贡布先生，你也是够意思的。

看你这豪爽劲儿，有康巴人的性格。我就是

讲一个‘忠义’二字，我万连副是为朋友可以

两肋插刀的人。只要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打一声招呼，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贡布把酒给万连副斟满，说：“给你说

句心里话，万连副，我还真想求你一件事。”

万连副说：“有什么，你就尽管说吧。”

贡布举起酒杯同万连副碰了一下，一

口气喝下，说：“早就想同你单独见一个面，

就是没有这样适当的机会。”

万连副说：“我也是。早想与贡布聪本

交交心，今天能碰到一起，也是缘分。”

贡布把酒给万连副斟满，看看左右无

人，凑近万连副说：“有一件事求你相助，至

于报酬，是不会少的。”

“你说到哪里去了。不要说钱，说义气。”

贡布说：“义气归义气，报酬归报酬。我

是一定要酬谢你的。”

贡布从怀中掏出两根金条，放在万连

副面前，说：“第一次见面，这点小意思，万

连副你收下吧。”

万连副看了看金条，说：“贡布先生，这

就不对了。我万连副无功不受禄，这金条你

还是收起来吧。”

贡布说：“这不过是初次见面的一点意

思，如果不收，就是不给贡布面子啊。”

万连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收的，

你不给我也要收；不该收的，你给我也不收。如

果说想发财，就凭打下甘孜大金寺那一次，我

就可以在成都坝子卖八百亩良田了。你不知

道，那里到处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听说大金

寺的纯金菩萨就有两千个，更不要说是其他宝

贝了。不义之财，我万连副是从来不取的。”

贡布说：“这可不是不义之财啊。”

“我知道贡布聪本是做生意的。不过，不

明不白的钱我不要。我万连副一身光明磊

落。就说在赌场上吧，我从来也是硬输硬赢，

可我命硬，就是赢得着；在战场上吧，我是硬

打硬冲，是我命大，也是赢。钱财这东西，哪

一个不爱？要是谁说不爱，那就是假话。万连

副也很爱，可不该我得的，我不能要啊。”

贡布见万连副硬是不收，也只好把两

根金条收了起来。

万连副说：“聪本你不要多心啊。还是

那句话，什么时候用得着我万连副，打一个

招呼，万连副一定在所不辞。”

贡布说：“想不到万连副还真是一位英雄

汉子呢。我贡布能遇上你，是前世修得好。”

万连副说：“你这就说对了。你这句话，

对我万连副来说，比刚才那两条黄金值钱

得多啊。钱财如粪土，人在世上，名气比钱

重要。名气是牌子，是名片，好的名片打到

哪里都有人买账；名气不好，那是败坏山

门，不好招僧啊。”

贡布笑了，说：“想不到你也跟我们康巴汉

子一样爽快。我只觉得认识你万连副晚了。”

“说吧，聪本，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贡布看了看四周，说：“我想了解一下

女土司的情况。”

万连副说：“今天你贡布聪本找我，你

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了女土司的事。女土

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瘦了些。不过我觉

得，瘦了更好看。”

“不，我不是问这个。”贡布说，“我是

说，能不能想法见到女土司？”

万连副说：“女土司已被‘保护’起来半

年了。除了二十四军的人，见到过她的，只

有县长和县长太太，再就是侍候她的小女

孩了。”

万连副没有直接回答贡布，但这是告

诉他：那是不可能的。

“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可以见到女土

司吗？”

万连副摇摇头，说：“贡布先生，我万连

副就是给你一双翅膀，你也飞不进去，飞进

去了也飞不出来呀。”

贡布无语。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这

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万连副说：“一个营的部队住在官寨，

你知道有多少关口，有多少眼睛？”

贡布说：“我想见见女土司。”

万连副没有说话。

德嘎姆卡布绒一边吃，一边打

量四周。厅堂里，四五十人、近百人

不等，各聚为一个团体。每一团体的

服饰不同，言语不同，长相也不尽相

同，一看便知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坐在他身旁的那数十人，头戴红丝

宽帽，耳挂金银大耳环，环上镶着九

眼石或珊瑚，身着以水獭皮、豹皮镶

边的长袖袍，手腕套象牙圈或金银

手镯，指间是镂花白金戒指，胸前佩

银制嘎乌，腰间系长彩带，又佩长

刀、背猎枪，足蹬藏靴，个个显出粗

犷剽悍的英姿。

德嘎姆卡布

绒 试 着 用 绒 格

（农区话）问身旁

一 位 年 长 些 的

人：你们是哪里

人？来自什么地

方？到这里来做

什么？那人听得

懂他的话，显得

格外高兴，热情

地一一作答。他

说，他们这伙人

都 是 岭 葱 部 落

的，受嘉尔莫差

遣，为各处征运

供品；这一回是

随嘉尔莫巡视八

十多个地域，走

了将近一个月，

今天才回到嘉尔

莫的都城。这里

叫镇布扎（梭布

语，意为国王招

待房），是嘉尔莫

设宴庆功、招待

部落首领的重要

所在。此番嘉尔

莫巡视疆域，只

见 各 处 安 定 祥

和，听到的都是

颂扬她治国有方

的话语，心中大

喜。今天为犒劳

他们和其他十几

个部落的差役，

特意在此设宴款

待，叫他们这些

当差的也享用了地方首领的待遇。

“嘉尔莫真正是王中之王！”

听了这位自称岭葱部落人的这

番话，德嘎姆卡布绒这才恍然大悟，

明白了自己的队伍究竟遇上了什

么。从前他到梭布甲本办事，或路过

梭布去格商甲本、鱼通甲尔布办事

时，常听当地朋友讲起嘉尔莫的传

说。据说嘉尔莫土地辽阔：东部以嘉

绒杰考觉吉与加劳为界，西部以昌

都与吐蕃为界，从东到西要走九天，

从南到北要走二十天；有大小城市

八十多个，人口四万多户，军队一万

多人。嘉尔莫的国都在梭布贡青古

（梭布语，大山脉之地），国都的中心

叫莫扎古（梭布语，女王宫殿之意）。

这里的人住碉房，嘉尔莫住九层，一

般民众住六层；国家以女性为王，女

人掌权为官，男人当差为仆。

梭布的朋友还告诉他，梭布古

称谢吉嘉莫仓（梭布语，意为东方幸

福美满女王之地）。每逢下雨或刮

风，人们便说，那是谢莫吉甲布（梭

布语，意为东女王）巡视领地、浩浩

荡荡的马队归来。每到这时，天昏地

暗，狂风怒号，万马嘶鸣，号角震耳，

令人胆战心惊。寨子里立时关门闭

户，大人们怀抱孩子躲进碉楼，噤若

寒蝉，连猫狗也匍匐在地，呜呜哀

号。胆子大些的，躲在窗缝后偷偷向

外张望——但见旌旗遮天蔽日，华

轿光彩夺目，芳香扑鼻而来，盔甲耀

眼，刀枪骇人，队伍整整要走两三个

时辰，直吓得他们大气也不敢出。

德嘎姆卡布绒万万没有料到，

他们会撞上嘉尔莫的马队；更不幸

的是，连躲避的工夫都没有，就被马

队裹挟到了这里。所幸马队部落众

多，嘉尔莫的军队无法一一辨识，加

上他们自己也是马队，他又通晓古

象雄语，队伍便把他们当作了自家

的人，这才免遭抢掠杀身之祸。

德嘎姆卡布绒家中世代担任巴

拉斯底甲尔布的贡巴。他自幼随父亲

系统研习藏文。可一直以来，有件事

叫他百思不得其解：嘉尔莫的故事，

在嘉绒地区妇幼皆知、无人不晓，人

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然而翻遍所能

见到的藏文史料与经文，提到“嘉莫”

二字的，只有嘉绒这一地域名称里的

嘉莫（谢嘉莫察瓦绒）、那座神山名字

里的嘉莫（斯巴嘉莫墨尔多）、那条河

流名字里的嘉莫（嘉尔莫曲），此外再

没有只言片语说

到嘉尔莫这个国

家、嘉尔莫这位女

王，更没有关于这

个国家的疆域、历

史和风俗的记载。

难道藏族历史上

并不曾有过一个

叫嘉尔莫的国家？

可从藏文的字面

看，地域之称、神

山之名、河流之名

里的“嘉莫”，分明

确是女王的含义。

倘若历史上不曾

有过女王，人们何

故要用女王的尊

号来命名一方地

域、一座神山、一条

河流？何况这一地

域、这座神山、这条

河流，在藏族居住

地乃至加劳、加革，

无人不知，声名远

扬。那为什么偏偏

没有嘉尔莫的记

载呢？

厅堂里差役

们饭毕起身，一

阵杂乱的响动，

打断了德嘎姆卡

布绒的思绪。他

站起身来，与同

伴们鱼贯跟着队

伍走出厅堂，来

到街下的驿站，

和衣躺下歇息。

驿站外的街道两

旁，每隔三五步便是一名武装齐整

的岗哨，不时还有骑马的兵士沿街

巡过。德嘎姆卡布绒同甲业常古、

阿尔滚安帕、甲尔足阿崩、阿滚甲

冒、阿姆交森森、雍吉甲得吉、赤麦

彭措睡在一处。几人你一言我一语

商议了一阵，断定眼下没有周全的

脱身之计，只得随遇而安、将计就

计，跟着嘉尔莫的队伍先去国都，

再寻机会。

次日天刚拂晓，他们又在昨晚

用饭的厅堂里吃了早饭。大部队上

好了驮子，牵出马匹，在呜呜的号角

声里，跟着望不到头的队伍继续出

发。队伍顺着高峻挺拔的山梁，穿行

在两排林立的碉楼之间。每座碉楼

四角顶端都插着一面绘有夏琼（藏

语，大鹏鸟）的旗帜，每一层的小窗

口里，隐约可见守御的兵士。越往高

处，山势越险。

翻过两个山头，一道万丈高崖

挡住去路。山崖之上是一大片台地，

数百座碉楼依着奇异的布局修建其

上；正中一座碉楼傲然挺立，俯瞰着

整个梭布。台地左边是深邃的大涧

和奔腾的河流，后面是屏风般刀劈

斧削的群山，右边是参天林立的森

林。如此险要之地，世间难寻，这里

想必就是嘉尔莫的国都了。

大道向右伸入森林。穿过森林，

便望见气势恢宏的碉楼群。碉楼群

不设大门，从左边的群楼穿进去，是

一座青石铺地、形制规整的方形广

场，足可容纳近万人。沿广场走完三

条边，向前便是一排笔直的建筑；走

到尽头向左转，又是一座与先前一模

一样的青石大广场。再走完三条边，

向左转，又是一列笔直向前的碉楼

群；走出碉楼群再向左转，眼前还是

同前两处一样的广场。如此再走完三

条边，再次左转，便到了第四座广场。

◎牟子

康巴女土司

◎嘉绒云灯

何地人听其音，何部落

观其衣。

“我虽不是拉萨人，拉萨

装饰我知道，拉萨装饰要我

讲，三角珠冠头上罩；我虽不

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

昌都装饰要我讲，铜带环腰

口弦吊；我虽不是贡觉人，贡

觉装饰我知道，贡觉装饰要

我讲，项珠三串胸前抛；我虽

不是德格人，德格装饰我知

道，德格装饰要我讲，头顶明

珠金莲抱；我虽不是霍柯人，

霍柯装饰我知道，霍柯装饰

要我讲，红绿带子绕满腰；我

虽不是达渚人，达渚装饰我

知道，达渚装饰要我讲，红绳

扎发围头绕；我虽不是理塘

人，理塘装饰我知道，理塘装

饰要我讲，发系银盘叮当闹；

我虽不是巴塘人，巴塘装饰

我知道，巴塘装饰要我讲，银

丝缠发额前飘；我虽不是盐

井人，盐井装饰我知道，盐井

装饰要我讲，头包风帕腰悬

刀；我虽不是昌台人，昌台装

饰我知道，昌台装饰要我讲，

巴戈盘发宝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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